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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港澳雙城記 –– 
葡人移居史的視角

．《渡海重生：19世紀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研究》評介．

《渡海重生》書影

葉農博士所著《渡海重生》，

生動敍說經受近代港澳滄桑變遷的

澳門葡萄牙人族群的歷史境遇。他

們在香港艱辛謀生，重建社區。在

香港地區的開發建設過程中，他們

堅守文化緊密聯結的精神家園。而

他們的遷居，亦為近代澳門經濟和

社會政治結構轉型提供了另一種可

能性。

進入19世紀，香港與澳門兩地社會發

展關係日益緊密，此間不斷遷居香港的澳

門葡萄牙人亦見證了兩個城市的近代歷史

滄桑變遷。在港澳歷史研究領域，葉農博

士另闢蹊徑，所著《渡海重生：19世紀澳

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研究》
(1)
 可謂拓荒之

作，貢獻良多。著者往來於穗、港、澳之

間，查閱圖書館藏書、報刊、政府檔案，

收集居港的澳門葡人家族圖文統計資料，

力圖描摹出他們在歷史時局之下的生活境

遇，透過澳門葡萄牙人族群敍說港澳雙城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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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的概念梳理

澳門土生葡人(M a c a e n s e )，又稱“土生

仔”(葡語稱為“Filhos  da  Terra”)、“馬交

仔”(Macaio)、“澳门人”
(2)
，乃澳門多個民族

雜居相處、通婚形成的一個特殊社會群體。現

時，學術界對於澳門土生葡人尚未有一個公認的

定義。顧名思義，澳門土生葡人指出生並定居於

澳門、具有葡萄牙血統的澳門葡籍居民或“東方

葡人”
(3)
。“澳門土生葡人”概念的提出，既是

為了在空間範圍內區分於生活在澳門的純種葡萄

牙人、華人和諸如英國、日本等國籍、文化背景

的族群 
(4)
，也利於區別在歷史過程中形成該族群

的先民。

為便於“雙城記”的行文，著者仔細梳理了

族群構成，重新界定研究對象。該書論說的社會

族群歷史兼及澳門和香港兩地，文化背景上保留

有濃厚的葡萄牙特色。此外，結合港英政府檔

案、香港報刊、香港歷史研究著述，該族群在香

港仍被稱作“葡萄牙人”，其後裔自稱“澳門之

子”。因之，著者提出了更為適切的概念名詞，

即“澳門葡萄牙人”。有別於現時學界一般意義

上的“澳門土生葡人”，“澳門葡萄牙人”具體

指三類群體：一、從澳門遷居香港的土生葡人；

二、從澳門遷居香港的非土生的葡萄牙人；三、

具葡萄牙國籍又採用葡萄牙人生活方式的有其他

國籍的人士。
(5)
 故而“澳門葡萄牙人”涵蓋的族

群範圍較之於“澳門土生葡人”更廣，亦是地區

多元文化融合的代表。

渡海謀生之路的考究

本書亦可視為一部族群的傳記，反映了他們

所處的某一個時代、經受的那一段歷程。第二

章“重生之道：經濟生活與社會地位觀察”、第

三章“家族聚居：社會生活新探”及第四章“精

神慰藉：宗教、慈善與教育”結構明晰，向讀者

展示了澳門葡萄牙居港生活的諸多面相，詮釋他

們的生存哲學。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的風潮迭

興，著者對個中動因分析較為全面。18世紀末至

19世紀初，廣東沿海地區海盜活動猖獗，在澳門

的葡萄牙軍士出於防禦目的，協助內地政府清軍

官兵剿滅海寇。
(6)
 雖然張保仔海盜集團最終向清

政府投誠，海盜襲擾劫掠仍然不斷，致使澳門地

區社會動亂。
(7)

澳門葡萄牙人民主運動失敗，其後奪取了澳

門管治權。澳葡當局擴充地界，中葡兩國關係惡

化，廣東和澳門兩地之間形勢日趨緊張。1849

年澳葡總督亞馬留向居住澳門的華籍居民徵稅，

激起民憤後遇刺身亡，葡萄牙人與華人矛盾白熱

化。粵省的清朝官員則以封閉關閘、斷絕糧食及

食水供應相脅迫。澳葡政府的統治卻節節失利，

無論社會治安亦或是海上航運安全都陷入失控局

面。近海泥沙淤積，港口淤塞，航運業逐漸沒

落，商業貿易走向衰弱。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

國運動等政治軍事動亂中，內地有大量鄉民紛紛

前往澳門避難。

除了人禍，還有天災。颱風登陸澳門的頻率

較高，民眾人身安全受到威脅，財產損失慘重。

人口流動性大，且居民總數高企。邊境檢驗檢疫

制度尚未建立，醫療設備及服務匱乏，公共衛生

狀況堪憂。1842-1843年的一場天花傳染疫情中，

約有千名葡萄牙人喪生，澳門葡人人口銳減至約

四千人。
(8)
 19世紀中葉，仁慈堂醫院 (後被稱為 

“白馬行醫院”，別名“醫人廟”)、瘋堂醫院

和軍人紀登努醫院 (José Caetano Soares) 三間西

式醫院祇接收葡萄牙人病患。藥房數量少，分佈

不均。
(9)
 熱帶流行病、霍亂、鼠疫等時疫一旦爆

發，則會奪走數十人的性命。
(10)
 澳葡當局偶有

疫病流行情況的通報，難以有效應對突發公共衛

生事件。澳門葡萄牙人牽涉政治權力鬥爭，受到

迫害與鎮壓，與澳葡政府的積怨日深。
(11)

香港開埠後，部分澳門葡萄牙人開始舉家遷

居香港。著者研究認為澳門葡萄牙人的“移居

潮”具有謀生性、融合性、長期性、家族性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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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感的特性。他們定居後融入香港社會，營生

範圍廣泛。著者透過調查移居香港的澳門葡萄牙

人的職業性質，試圖掌握他們的實際生活境遇。

最早來港的澳門葡萄牙人有着熟諳東方語言、

文化的絕對優勢；他們具有歐洲血統和亮麗的外

表；經受過顛沛流離的生活，卻又能隨遇而安 ——      

“迅速找到其謀生方法與職業定位”
(12)
。其中一

部分人成為港英政府初期運轉的急需人材，法

院、醫院、進出口署、總書信館、天文臺、造

幣廠、港務局、船政司等關鍵部門均有澳門葡萄

牙人的身影。
(13)
 需要指出的是，開埠初期的香

港住房資源緊張，居住環境侷促，難以容納龐大

的家庭成員，室內照明全賴油燈。夜晚，街面上

盜匪橫行，海盜、海員、軍士都可能為非作惡，

《港英政府憲報》對他們參與的劫掠事件亦有披

露。
(14)
 除了苦難耶穌聖像遊行日、復活節、聖

母無原罪日、顯靈日、聖誕節、追思節等宗教民

俗節日外，絕少有娛樂活動。
(15)
 街道和商店寥

寥無幾。

英國在19世紀上半葉兩度嘗試佔領澳門，未

獲成功。英國商人在澳門經濟活動中的地位日益

顯赫，對待葡人群體的態度傲慢起來。
(16)
 此時，

香港成了英國的殖民地，社會等級分明，澳門葡

萄牙人其後在港英政府機關擔任要職的可能性極

低。商會、立法會亦竭力維護英國人的地位和利

益。
(17)
 然而，大部分澳門葡萄牙人在香港擔任

商業機構的職員，工作任務繁重，處境艱難。貧

苦的澳門葡萄牙人群居過活，不再具有純種葡萄

牙人血統，歐洲人的偏見令他們孤立於香港上層

社會之外，事業前景黯淡。華人擁入，勞工市場

充盈，競爭加劇，將葡人工薪階層薪金水平拉

低。以印字館為例，技藝嫻熟的葡人充任排印工

人，從澳門圣若瑟修院習得這門技藝，而書報編

輯則由英國人擔任。類似情形見諸船運航線、電

報公司乃至駐港軍隊之中。他們備受英國僱主的

歧視、欺壓，遑論爭取休息、薪酬保障、疾病津

貼等僱員權益和福利，直到19世紀末才有葡人著

書為族群權利抗爭。少數葡人自主投資創業，創

辦了醫療機構、保險公司、印刷館、工廠、船運

公司等，在競爭日益激烈的香港營商環境下佔得

一席之地。
(18)
 澳門葡萄牙人當中從事醫藥行業者

亦不少，湧現出一批名醫，有的開立診所免費為

病患療治。他們為改善開埠初期公共衛生環境和

醫療條件發揮了重要作用。葡人羅郎乜 (Delfino 

Noronha) 開設香港第一間商業印字館，承攬了

《香港政府憲報》的印刷業務。多種語言的出版

品吸引了教會領袖、外交官、政府官員、富商等

讀者。

英國與清廷簽訂〈江寧條約〉(1842年)、〈北

京條約〉(1860年)等數個外交條約後，港英政府

管治地域範圍由香港島向北擴闊。儘管香港華洋

雜處、中西文化交融匯合，澳門葡萄牙人對港英

當局給他們在上昇渠道中設置的那層“天花板”

心知肚明。他們安守本份，藉由俱樂部、家庭聚

會、婚喪儀式、赴澳門遊玩、海灘活動等，有意

維持着自己的生活社交圈和社會價值觀。
(19)
 女

性作為妻子和母親，全職照料家人飲食起居、包

攬家務活。她們經常參加天主教會活動，與其他

社群之間存在一道文化阻隔。這種“男主外、女

主內”的家庭生活模式形成於葡人居於果阿和澳

門時期。起初，他們主要居住在港島些利街、皇

后大道、皇后街、荷李活道等處。為避開集聚中

環地區的華人以及免於承受由此引致的高昂房屋

租金，澳門葡萄牙人由港島轉移至九龍地區的油

麻地、何文田和九龍塘等地。澳門葡萄牙人的遷

居開發，使得九龍地區更加適宜居住。羅朗乜在

尖沙咀闢有一塊農地，種植熱帶作物和果樹。他

還經營一個客運船隊，往返於港島和九龍之間。

在香港立法局首位葡籍議員布力架 (José Pedro 

Braga) 帶領下，九龍塘發展成為一處環境清幽的

花園洋房社區。

族群特性反映在他們的血緣與體質特徵、語

言、宗教信仰、飲食習慣、節日文化上。聚族而

居的社區活動令澳門葡萄牙人社會文化生活優雅

而豐富多彩。他們熱衷於體育活動、業餘康樂活

動和戲劇演出。珍視語言文化，間有各類葡文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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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行。
(20)
 澳門葡萄牙人堅持在學校中採用葡

萄牙語為教學語言。澳門葡萄牙人操土生葡語 

(Patuá)，亦即澳門語 (Macaense)，基本詞彙來

自於葡萄牙語，飽含着東來葡人歷史經歷的種種

印痕。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圍之下，澳門語融匯

了印度語、馬來語、日語、粵語等東亞語言的特

色 
(21)
，增加了英語語彙的來源。同樣地，澳門

葡萄牙人採用歐洲、南美、印度、東南亞及中國

等地豐富的食材物料和食譜，糅合各地烹調技藝

所長，製作獨具特色風味的食品，令人垂涎，馬

介休球、免治牛肉和肥茶即為代表。

澳門教區乃羅馬教廷於1576年在遠東設置的第

一個主教區，而澳門被譽為“東方梵蒂岡”，葡萄

牙國王唐 若奧四世 (D. João Ⅳ) 稱之為“天主圣
名之城”。東來天主教傳教士在澳門創辦學校、

醫院、育嬰堂、圖書館等公益福利機構，與澳門

社會深度聯結。澳門葡萄牙人篤信天主教，秉承

傳統，在港捐資籌建學校、天主教教堂、醫館、

娛樂休閒會所，扶危濟困，創立慈善機構。1841

年4月22日，羅馬教廷傳信部頒布法令宣佈設立

香港宗座監牧區 (the Prefecture Apostolic of Hong 

Kong)，首任宗座監牧 (Prefect Apostolic) 瑞士人

若瑟 (Rev. Joset Theodore, 1841-1842年在任) 即為

居於澳門的傳信部總務長。歷時約半個世紀，香港

天主教徒人數由1842年的925人增至1895年的8,315

人，
(22)
 其中澳門葡萄牙人佔比較高。葡人為貧苦人

士提供免費的宗教葬禮服務，組織了聖辣斐會和聖

雲仙會，成為香港傑出的天主教慈善機構。

上述努力對於維繫近代澳門葡萄牙人族群的

發展多有助益，而這一整套成熟完備的社區運營

機制與葡人們在澳門長期的族群文明積澱密切相

關。社會公益機構管理水準得到歐洲籍香港市民

的褒揚。於澳門葡萄牙人而言，天主教教會教育

和葡萄牙語的學習有着天然的聯繫。1875年創

辦的圣若瑟書院在香港的第一間天主教男校，

前身係葡人資助的私立學校圣救世主書院 (St. 

Saviour’s College)。書院教學質量優異，為香港

發展培育了政商界人材。嘉諾撒姐妹會組織的女

校辦學質量亦高於同期採用英文教學的女校。經

濟困難階層的葡人則會安排子女入讀指導園藝、

書籍裝訂等職業技術學校，冀望子女們投身社會

後更易於謀生。

葡萄牙人在香港定居人士參與公共服務，融

入社會。此類服務與香港的法律體制和司法實踐

以及社會安保、軍事防務相關。發生命案後，作

為目擊者或參與者的葡萄牙人協助查辦案件、到法

庭上參與死因研訊而應詢作證，即著者所稱“死亡

證明人”
(23)
。香港於1845年通過法例引進了陪審

團制度，港英當局一般委任居港的歐洲人擔任陪

審員，葡萄牙人亦有出任法庭陪審員的。
(24) 
居港

葡萄牙人有的負責從澳門招募警察；有的組織葡

人警察協會，向澳門警察請求支援；有的為居港

的澳門葡萄牙人提供領事服務。
(25)
 葡萄牙較早

向香港派駐領事館，首位領事由澳門葡商出任，

此舉本身也加強了葡人群體在香港各項社會經濟

事務的影響力。
(26)
 1853年克里米亞戰爭爆發，

駐港英軍撤回。葡人市民加入到輔助警察隊伍等

防衛力量中，和英國人以及其他歐籍人士共同維

護香港社會秩序。中國內亂時，海盜猖獗，葡人

亦挺身驅逐。
(27)
 在由世界各地移民構成的香港社

會裡，澳門葡萄牙人作為少數族裔亦未能免於被

“歸化”的命運，葡語地位式微 
(28)
，族群內部之

間的聯結日漸鬆散。

回望澳門：社會經濟的曲折發展

該書末尾一章“機會來臨：葡萄牙人移居香

港對澳門的影響”，重點評述了葡人遷居香港對

近世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居住在澳門的歐

洲人深知香港自然環境惡劣，熱帶瘟疫和瘧疾流

行。英國佔領香港後，歐洲富貴顯達人士並不急

於前往香港定居。
(29)
 即便後來遷居香港，亦對澳

門留有深切的情懷。
(30)
 歐洲洋行撤離時以轉贈地

產物業等方式回饋澳門社會。

香港開埠後，地區發展競爭日趨激烈，而澳

門外貿地位相對衰落。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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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澳門人口銳減。從事商品轉口貿易的專門

人材隨之大量流失，資本被抽離。經濟蕭條，行

商經營慘淡，商號、零售店、倉庫、作坊、工

廠大量空置。社會財富急劇貶值，貧困人口日

增。1841年英軍上校義律 (Admiral Sir Charles 

Elliot, 1801-1875) 宣佈香港為自由港，面向世界

各國商船開房，轉口貿易興盛。1845年葡萄牙女

王瑪麗亞二世亦宣佈澳門為自由港，香港海港的

競爭令澳葡政府斷絕主要財源，無以應對財政赤

字問題。罪案增多，葡人駐軍嘩變，社會管治危

機加劇。歐洲商人和文化人士仍繼續駐留澳門。

後來洋行搬離時，辦公營業大樓交由教區接收，

妥為安置。

經過一段陣痛期後，澳門經濟結構實現了初

次轉型。廣東和港英當局都施行禁賭政策，澳葡

當局招商承投賭餉、徵繳鴉片煙稅增加財政收

入。賭博業、鴉片貿易、販賣苦力等特種行業

關係盤根錯節，經澳葡政府默許、培植成為支

柱產業。新的資本注入，包括美國商人在內的

外商來此獵富逐利，這類特種行業逐步發展壯大

起來。
(31)
 交通、旅遊、娛樂行業興盛，醫院、

戲院、燈塔、市政廳等建設令澳門演變為一個繁

榮的商業城市。華商嶄露頭角，在澳門本地新興

服務業中崛起。他們還在金融、工業、房地產領

域投資，利於澳門經濟和城市的近代化。華商佔

據了澳門經濟活動的主導地位，大興公益慈善事

業，多有義舉，政治和社會地位躍陞。
(32)
 作者

以一種歷史辯證的分析方法，認識澳門土生葡人

外遷與澳門本土經濟的被動影響，其中亦有葡商

的身影，或回返澳門投資興業，或與華商展開合

作。
(33)

著者關於近代澳門經濟政治轉型的介紹詳略

得當，有利於讀者從深層次把握澳門社會的發展

脈絡。值得商榷的是，澳門經濟歷經多次轉型，

路徑特殊 
(34)
，澳門葡萄牙人陸續外遷對此的作用

不宜誇大。或許在經濟領域可資研究的直接史料

難以尋覓，而諸如宗教、新聞傳媒業等方面應該

仍保持着互通聯繫。該書局限於經濟方面的直接

負面作用，尚可兼顧澳門葡萄牙人對兩地人文交

流作出的貢獻。澳門葡人在文學、繪畫、建築、

史學、漢學、演藝等文化領域卓有成就。知名記

者澳門葡萄牙人布力架本人透過文字向世人介紹

澳門歷史以及葡人在其發展中的角色，為後人研

究澳門歷史留下了大量珍稀書籍、手稿、地圖、

相片、報刊文獻資料，分別為澳門公共圖書館和

澳大利亞國立圖書館收藏。
(35)
 著者在書中提及

1898年發生的一宗居港葡人兇殺案，港英當局處

置牽動了葡萄牙人社區、葡萄牙駐香港總領事、

天主教澳門教區主教等多方對案犯的關切 
(36)
，

亦為近半個世紀裡葡人作為港澳關係中一條紐帶

的例證。

理論視野與研究方法

族群研究早已不是人類學家的專利。葉農

博士敏銳地注意到了澳門土生葡人在港澳歷史

變遷和東西文化交流中的影響。以移居族群為

對象，介紹澳門土生葡人與香港開發及與社會

的各種互動聯繫，為區域研究創設了新的研究

理念。著者披沙揀金，靈活運用政治宗教學、

文化人類學、社會史學等研究方法，分析遷居

香港的澳門土生葡人經濟生活和社會地位，乃

至他們家庭、宗教、精神文化生活以及社區、

公共服務。《渡海重生》是第一部全景展示居

港澳門土生葡人群像的學術專著。著者研究費

心費力、涉獵廣泛，既涵蓋港澳政治經濟史、

城市史、自然環境史、宗教史、新聞史、教育

史，也包括學術界鮮有關注的地區公共衛生

史、少數族裔社群史、民族語言文化史、殖民

醫學等組成部分，多有創見。

總而言之，19世紀中葉起，澳門葡萄牙人遷

居鄰埠香港安身立命，為港澳關係增添了一重族

群文化紐帶。澳門葡萄牙人族群遷居香港，主要

集中居住在中環、尖沙咀和油麻地，在推動近代

港澳社會面貌的變遷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香

港，他們廣泛參與經濟生活和各層級的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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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著者辨明了澳門葡萄牙人的生存之道，即聚

族而居、守望相助，業餘文化生活充實，族群家

庭觀念、語言、飲食、休閒文化穩固傳承。華商

助推澳門經濟轉型，登上政治舞臺，社會風尚巨

變，延續至今。

書作中部分引文標註缺漏，若配上地圖、歷

史遺跡、街區影像圖片，閱讀體驗或會更佳。近

世港澳社會，環球移民雲集，必要的比較研究有

助於深刻認識澳門葡萄牙人族群的特性。瑕不掩

瑜，該書可謂著者多年從事澳門歷史和中西文化

交流史研究的重要結晶，以澳門葡萄牙人遷居史

的獨特視角敍說近代港澳雙城記，對個體、族

群、社會層面角色的剖析和見解，令歷史實景畫

面呈現得具體而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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